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«守夜人»系列中“非善非恶”的中国美学智慧

张　 嵘

(辽宁大学外国语学院ꎬ辽宁 沈阳 １１０１３６)

摘　 要:俄罗斯当代科幻作家卢基扬年科被誉为“俄罗斯当代最知名的科幻作家”ꎬ
其代表作«守夜人»系列表现出不同于俄罗斯传统的“非善即恶”的价值观念ꎬ反而

蕴含着诸多中国叙事经验的美学智慧ꎬ并体现了中国式温和的矛盾对立的叙事经

验ꎮ 从叙事美学角度展开研究ꎬ通过对比中俄幻想文学ꎬ指出了这种“善恶和解”
“非善非恶”的和谐之美让«守夜人»系列不同于其他的奇幻小说ꎬ而具有一种中国

式“以和为贵”大悲悯的美学特征ꎮ

关键词:«守夜人»ꎻ叙事美学ꎻ“非善非恶”ꎻ“以和为贵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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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 　 对人性善恶、道德较量的探索以及人生

本相的热切追求ꎬ一直都是文学无法避开的

归宿ꎮ 这种执着是文学对社会生活环境的思

考ꎬ是对人精神层面的探索ꎬ也体现出文学最

核心的精神价值ꎮ
在文学的汪洋中ꎬ幻想作品如一叶扁舟ꎬ

用爆发的想象力引领读者徜徉于虚构的幻想

世界ꎮ 在所有种类的幻想文学中ꎬ人物、时
间、空间都是虚构的ꎬ所叙故事是不能用现实

生活准则来解释的ꎮ 但不得不说ꎬ这却是幻

想文学的一大优势:在语言的世界中ꎬ超越现

实地虚拟构建各种场景、故事ꎬ现实中不能实

现的善在幻想中可以显现ꎬ在现实中隐藏的

恶也原形毕露ꎬ更能聚焦于对价值观念的思

考ꎬ并将其提到首位ꎮ 善与恶强烈的对立揭

示了善的纯美、恶的丑陋ꎬ在艺术形式上追求

充满想象力的情节ꎬ渲染神秘的色彩ꎬ将善与

恶的斗争透过幻想的放大镜放大、强化ꎬ这点

是其他文学样式无法企及的ꎮ

幻想文学一方面高于现实生活ꎬ超越现

实主义的真实存在感ꎬ另一方面又从未脱离

与本源生活的关系ꎬ扎根于民族历史和社会

生活的需要ꎬ吸纳社会发展的新元素ꎬ揭开现

实的面具ꎬ从虚拟中挖掘人性最深处对现实

的焦虑、道德的质疑ꎬ表现出与经典现实主义

完全不同的艺术版本ꎮ 作者用笔尖穿透现实

世界ꎬ探索隐藏在幻想的世界背后的灵魂ꎬ曲
折地反映、批判现实ꎮ

在小说«黑桃皇后» 中ꎬ普希金运用幻

觉、梦境、报应等原始宗教神话成分建构小说

情节ꎬ用隐含的虚幻因素营造出神话氛围ꎬ从
题目就让读者的阅读体验变得暧昧———仿佛

有趣而神秘[１]ꎬ并在全文情节构思中赋予善

恶有报的原始宗教神话观念以巧妙的形式ꎬ
开辟了俄罗斯古典文学善与恶、罪与罚的宗

教神话创作先河ꎮ 在恢宏的俄罗斯文学世界

中ꎬ善与恶、美与丑、罪与罚、超脱与复仇这些

矛盾统一体在文字的背后巧妙地互相冲突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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融合ꎬ在彼此的博弈中形成巨大的磁场ꎬ牢牢

吸引读者ꎬ引导其进行深层次的人类道德思

索ꎮ 到了现代ꎬ幻想小说的结构更加紧凑ꎬ情
节生动ꎬ逻辑巧妙ꎬ内容烧脑ꎬ想象又如此贴

近现实ꎬ让人身不由己地相信科学发展的力

量ꎬ或是主动接受奇幻情节的带入走进另一

个世界ꎬ在幻想中对善与恶进行深度思考ꎮ
谢尔盖􀅰瓦西列维奇􀅰卢基扬年科被誉

为“俄罗斯当代最知名的科幻作家”ꎬ真正让

其成为俄罗斯最为畅销的作家是他的«守夜

人»系列ꎬ包括«守夜人» «守日人» «黄昏使

者»和«最后的守护人»４ 本书ꎮ 王维[２] 指出

«守夜人»因其巨大的魅力引起了广泛的关

注ꎬ其魅力之一便是其写实性ꎬ小说逼真地再

现了苏联解体后混乱的社会环境:黑社会猖

獗ꎬ晚归的孩子被胁迫ꎬ警察却靠在栏杆上ꎬ
罪与法的倒置处处可见ꎮ 他认为ꎬ小说将东

西方奇幻元素完美地融合在一起ꎬ在许多章

节中出现了护身符、诅咒等斯拉夫神话元素ꎬ
同时又是对欧美哥特小说的改良[３]ꎮ 穆重

怀[４]也认为ꎬ由«守夜人»改编的电影创造出

与好莱坞奇幻电影截然不同的“斯拉夫奇

幻”ꎬ并反映出善恶共存的民族文化心理ꎮ
但是总体来看ꎬ学界对«守夜人»的研究在深

度与广度上都存在不足ꎬ对善与恶哲学思辨

的分析缺少具体的案例佐证ꎮ 本研究从叙事

美学角度展开论述ꎬ通过对小说故事情节的

分析ꎬ并与中国奇幻文学相对比ꎬ指出“非善

非恶”“以和为贵”的和谐之美让«守夜人»系
列不同于其他的奇幻小说ꎬ而具有一种中国

式大悲悯的美学特征ꎮ

一、«守夜人»系列中的“非善非恶”

幻想文学作品背后表达的思想内涵往往

被重重地打上了民族文化的烙印ꎬ这种独特

性是基于对哲学问题的不同认知ꎬ受到了不

同文化背景和宗教的影响ꎮ 西方叙事常常将

善与恶的冲突作为构成叙事的基本模式ꎬ不
是张扬善的胜利与恶的失败ꎬ便是表现善的

失败与恶的胜利ꎬ且常常将善的胜利与恶的

失败视为喜剧ꎬ将善的失败和恶的胜利看成

悲剧[５]ꎮ 而中国叙事中ꎬ善恶的矛盾对立比

较温和ꎬ往往不存在你死我活的极端较量、正
与反的绝对对立ꎬ且喜剧和悲剧大都以大团

圆、同归于好结局ꎮ 这种中国式的叙事方式缺

少尖锐的矛盾ꎬ但拥有“非善非恶” “以和为

贵”的美学智慧ꎮ 中国叙事传统不同于西方的

美学表征ꎬ走出了一条独特的发展之路ꎬ从不

同的文化立场和智慧形态上打开了一个灿烂

辉煌的学理世界[６]ꎮ «守夜人»系列中表现出

来的善恶观不同于西方的二元对立ꎬ赋予了善

与恶独特的理解ꎬ表现出不同于俄罗斯传统的

“非善即恶”的价值观念ꎬ蕴含着诸多中国叙

事经验的美学智慧ꎬ如“非善非恶” “以和为

贵”的中国式温和的矛盾关系的叙事经验ꎮ
１.故事的设定

«守夜人»系列由一个个围绕主人公安

东􀅰戈罗杰茨基展开的善恶之争的故事组

成ꎮ 故事的起源是ꎬ两个超凡人兄弟走进了

黄昏界ꎬ他们当时进入黄昏界的心境截然不

同ꎬ于是就这样分开了:一个选择了光明ꎬ一
个选择了黑暗ꎬ分成了好人和坏人ꎮ 这种光

明与黑暗之分使他们的魔法力量来自不同的

机制ꎬ光明之人收集人类的正面情感———欢

笑、愉悦、幸福ꎬ而黑暗之人汲取负面情感ꎮ
好人是为他人而活ꎬ将保护他人视为自己生

存的意义ꎬ严格地遵纪守法ꎬ想把世界从邪恶

中解放出来ꎮ 他追求的目的是善ꎬ是自我牺

牲ꎮ 而在黑暗之人的眼中ꎬ所有的一切都是

以自己的自由、自身的利益为中心ꎮ 卢基扬

年科从故事起源的设定就开始借“他者”成为

光明使者还是黑暗使者的定性来映射现实世

界的人ꎬ没有什么善与恶的标签ꎬ仅仅是人自

身的经历和对生活的追求与心境来决定的ꎬ人
可以是善的ꎬ可以是恶的ꎬ取决于怎么面对生

活ꎮ 生活即便是困苦的ꎬ但选择了正面情绪去

对待ꎬ这就是善ꎻ生活可能是幸福的ꎬ本开启了

通往善的捷径ꎬ人却积攒了太多的负面情绪ꎬ
抱怨、不满足ꎬ因一己私欲ꎬ便可能产生恶ꎮ

卢基扬年科在小说中写道ꎬ每个人因为

情绪的不同ꎬ都会产生对应颜色的生物电场ꎬ
其中一个关键人物———具有强大魔法潜力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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少年叶戈尔的气旋未定形ꎬ“可能成长为一

个大恶棍ꎬ可能成为一个正直善良的人ꎬ也可

能成为一个什么都不是、无所作为的人———
实际上这种人在世界上占大多数ꎮ 照人类的

说法ꎬ一切都在未来” [７]ꎮ 电场变换、气旋未

定所代表的含义就是ꎬ人生来是不分善与恶

的ꎬ大多数人是善恶的混合体ꎬ是经历了各自

人生中无意识或有意识的善恶冲突后自由地

选择善或是恶ꎮ 这和“勿以善小而不为ꎬ勿
以恶小而为之”不谋而合ꎬ也许不经意的小

小善举却影响了周围的人ꎬ使之继续发扬正

能量ꎬ反之ꎬ随口的一句恶言会引起一系列的

蝴蝶效应ꎬ产生黑色的生物电场ꎮ 在小说的

结局中ꎬ光明使者尝试用“魔法粉笔”在命运

之书上改写叶戈尔的命运ꎬ赋予其具有改变

世界的能力———带领人们向善ꎬ这被主人公

说成“像往常一样徒劳无益”ꎬ所以主人公光

明使者安东拼尽全力去阻止叶戈尔命运的改

写ꎬ作者借安东之口说出了其中的原因和哲

学思考:“有时候ꎬ主要的不是有所为ꎬ而是

有所不为􀆺􀆺每个人都在创造自己的命

运ꎮ” [７]“人类既可以是好人ꎬ也可以是坏人ꎬ
一切都取决于时间ꎬ取决于周围环境ꎬ取决于

前一夜读过哪本书ꎬ取决于午饭时吃下的煎

牛排􀆺􀆺就连最坏的歹徒也很容易被转向光

明ꎬ而最好和最高尚的人也很容易被推入黑

暗ꎮ” [７]每一个人都如少年叶戈尔ꎬ没有人是

绝对善的ꎬ也没有人是绝对恶的ꎬ仅仅是生活

中的一点小事也会影响其下一秒的行为是善

举还是恶行ꎮ
２. “非善非恶”的中国叙事经验

同样ꎬ在«守日人»第一章«允许旁人进

入»中重申了这个善恶观点ꎮ 黑暗女巫阿丽

莎与光明使者伊戈尔相爱ꎬ但是身处善恶两

个敌对阵营的现实终使阿丽莎永坠黄昏界ꎬ
失去了生命ꎮ 阿丽莎对伊戈尔的感情是真挚

的ꎬ恶虽然是黑暗力量ꎬ但也绝非冷血无情ꎬ
即使是冥顽不化的恶徒也会有真挚的感情ꎬ
恶也不是至恶ꎬ而是恶中有善、善中有恶ꎮ 中

国历史叙事向来“不虚美ꎬ不隐恶”ꎬ作为虚

构叙事典范的«庄子»ꎬ其中的人物就没有受

到严格的善恶划分[８]ꎮ 这点也与刘慈欣«三
体»中的人物设定不谋而合ꎬ在«三体»中善

与恶也没有明确的界定ꎬ它们之间经常互生

互化[９]ꎮ 叶文洁在目睹父亲惨死ꎬ又经历了

生活的种种磨难后ꎬ明知道会给地球文明带

来灾难ꎬ还是向三体外星人发送了地球坐标ꎮ
但她平时又与人为善ꎬ后来也幡然悔悟设法

补救自己的过错ꎬ不能简单以善或恶来界定

叶文洁ꎮ 善与恶相互交织、相互依存ꎬ在曲折

中上升最终实现自我的超越ꎬ这与中国叙事

传统中的“非善非恶”相契合ꎮ
在«自己人里的自己人»章节中ꎬ潜在的

光明使者马克西姆为了反对黑暗而杀死守法

的黑暗使者ꎬ主人公安东评价他是一个只会

恨、不会爱的人ꎬ面对马克西姆的以暴制暴ꎬ
安东质问他:“打着为光明而战的旗号就可

以为所欲为吗? 􀆺􀆺即使是在消灭黑暗使

者ꎬ你也可能助长邪恶势力” [７]ꎬ并向马克西

姆讲述了安徒生笔下美人鱼的故事ꎬ女巫给

了美人鱼一双脚ꎬ可是每走一步ꎬ脚掌都好像

被扎进一把烧得通红的刀子ꎬ行善也是这样ꎬ
就是说只有通过对悲苦、对磨难的忍耐ꎬ通过

对无尽痛苦之美的体验ꎬ才有可能走出命运

的悲剧ꎬ才能达到善ꎮ 在«守日人»中同样也

体现了这样一个哲学思辨:光明一方的医生

救人无数ꎬ但因为预见到胎儿未来将成长为

一个恶人ꎬ就残忍地杀死母亲和胎儿[１０]ꎮ 由

此看来ꎬ卢基扬年科是拒绝以善的借口为恶

的ꎬ即便目的是为善ꎮ 而且对于不知仁慈为

何物的恶人ꎬ也不是以牙还牙ꎬ而是遍施仁

慈ꎬ这才是完美的善ꎮ 这点在中国的叙事经

验中也有体现ꎬ“善者吾善之ꎬ不善者吾亦善

之”的宽容彰显着中国胸怀ꎬ不执着于善与

恶的区分和取舍ꎬ甚至对善恶一视同仁ꎮ 现

代小说«三体»系列也饱含着这种向善的乐

观主义ꎮ 其第 ３ 部«死神永生»中虽然地球

灭亡了ꎬ但散落在宇宙中的新人类将会创造

更加辉煌的文明[１１]ꎬ最终留下向善的火种ꎮ

二、«守夜人»系列中的“以和为贵”

在大多数的文学作品和影视作品中都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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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着好人和坏人ꎬ善者光明磊落ꎬ恶者阴险狡

诈ꎬ二者不断斗争ꎬ善恶对立ꎬ善恶有报ꎮ 在

善与恶的斗争中ꎬ善的力量总是要战胜恶的

力量ꎬ传达给读者对未来的希望与对美好的

憧憬ꎬ善战胜恶也满足了读者对结局的期待ꎮ
从道德角度来说ꎬ恶是不正当、不正确的ꎬ所
以在面临善与恶的选择时ꎬ牺牲恶而选择善

无疑是最佳选择ꎮ 善恶对立、善恶有报的善

恶观也是幻想文学中最常见的选择ꎮ
１.小说独特的见解

«守夜人»系列却跳出了这个构思模板ꎬ
斗争的目的不是消除对方而是达到平衡ꎬ小
说最优秀的地方是它开创了一个不同于俄罗

斯传统的世界观———光明与黑暗的合作及其

相互的制约与平衡ꎮ 二者甚至签订了休战和

约ꎬ建立巡查队互相监督ꎬ维护光明与黑暗的

平衡ꎮ 主人公安东代表着善的一方ꎬ但他和

楼上的吸血鬼邻居是朋友ꎬ彼此没有正邪不

两立ꎮ 他说:“我们的目的不是消灭黑暗ꎬ而
是保持平衡ꎮ”作者在这里表达了对善恶之

争的独特见解:善恶平衡ꎬ善恶是一体共存

的ꎮ 若二者不能共存ꎬ善消灭了恶ꎬ那么就无

所谓恶也无所谓善了ꎮ
«守夜人»中的和约维护着善恶两种力

量的平衡ꎬ只有这样ꎬ世界才得以存续ꎮ 在这

里善恶之战没有绝对的胜负之分ꎬ在«守日

人»第二章«超凡人的异己»中有这样一个故

事ꎬ善恶双方力量失衡ꎬ善的力量过于强大ꎬ
于是黄昏界抛出并悬挂增加黑暗势力砝码的

秤砣———超凡人“镜子”ꎬ去剥夺光明中伟大

女魔法师的力量ꎬ从而维持了善恶的平衡ꎬ而
当善恶归于平衡时ꎬ“镜子”又重返黄昏界ꎮ
２.中国式“以和为贵”的叙事美学

中国的叙事传统中也存在着对善与恶本

质的思考ꎬ但是中国文学并未把善恶之争、除
暴安良作为叙事的唯一主题ꎬ未将善与恶的

矛盾作为叙事的主要矛盾ꎬ这点与西方的二

元对立不同ꎬ西方叙事看重惩恶ꎬ而中国叙事

着重于扬善ꎮ 在中国当代小说中也出现了不

同于传统审美的“非精英”化的典型形象ꎬ美
好与丑恶的界限基本消失ꎬ一切事物都可以

被纳入审视的视野ꎬ无所谓美与丑的概念ꎬ不
作价值的判断ꎬ即零度审视的意味[１２]ꎮ

中国叙事不执着于善与恶的针锋相对ꎬ
结局往往是同归于好ꎬ纵然没有西方叙事那

样尖锐的矛盾冲突ꎬ不极端美化善、否定恶ꎬ
没有让读者大喜大悲的情感调动ꎬ但这种中

国式温和敦厚的叙事美学特征让读者超脱出

对于善恶判断的斤斤计较ꎬ达到更深层次的

理性思考ꎮ 中国叙事擅长以“非善非恶”的写

作原则构成叙事的主要章法ꎬ这种“非善非

恶”的叙事手段彰显出儒释道思想的悲悯之

情ꎬ体现出中国特有的温情的叙事美学智慧ꎮ
“非善非恶”不是说中国叙事善恶不分ꎬ

而是将善恶斗争中恶的失败归功于恶的自我

反省和自我超越ꎬ不是简单美化、夸张善的强

大ꎬ恶的最终失败是自食其果的因果报应ꎮ
例如:蒲松龄在«聊斋志异»中将人物命运安

排为由悲转喜的大团圆结局ꎬ但惩罚恶势力

的不是与其对立的善ꎬ而是超自然力量ꎬ即所

谓“多行不义必自毙”ꎮ 在«红玉»中依靠侠

义之士来惩戒恶势力ꎬ在«画皮»中是高僧助

王生起死回生ꎬ在结局中做恶的或幡然悔悟

并从善ꎬ或是遭到了天理循环的报应ꎮ 可见ꎬ
中国叙事传统更趋向于善有善报、恶有恶报的

行动模式ꎬ将悲剧归结于因果报应[１３]ꎮ 中国

叙事用这种因果报应来缓和矛盾ꎬ避开了西方

叙事中将矛盾进行到底的尖锐模式ꎬ更加追求

“以和为贵”的美满结局ꎬ崇尚和解ꎮ 这种中

国的因果逻辑体现了不同于西方的美学智慧ꎮ

三、结　 语

«守夜人»系列从 １９９８ 年开始在俄罗斯

陆续发行ꎮ 此时ꎬ苏联已解体ꎬ社会的动荡和

精神的浮躁使人性变得更加复杂ꎮ 卢基扬年

科在作品里试图通过超凡人富有哲学辩证色

彩的善恶斗争来唤醒人们沉寂的信仰ꎬ启示

读者:这一秒的善念决定了下一秒的人性ꎬ是
索取、吞噬还是赋予和奉献ꎮ 人的本性没有

善恶之分ꎬ生命的正面意义在于从自身力量

上认识自己ꎬ将力量用于创造善ꎮ 这种“非
善非恶”弱化矛盾的叙事经验与中国传统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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事相似ꎬ不去重笔区分善恶ꎬ而是认为善恶可

以互化ꎬ强调自我修养达到向善的目标ꎮ 这

种相似性在俄罗斯小说中并不多见ꎬ其背后

的成因与社会文化的发展、两国文化的交流

等因素有着很大的关联ꎮ
«守夜人»中黑暗魔法师和光明魔法师

订立和约ꎬ善恶被设置为平衡状态ꎬ一体共

存ꎮ 在善恶之争中ꎬ不会发生任何一方的绝

对胜利ꎮ 但这种平衡不是人们冷淡地对待善

恶ꎬ不是过分的宽容与迁就ꎬ甚至放弃道德斗

争ꎬ而是通过恶的经历来淬炼自我ꎬ真正感悟

并达到善ꎬ只有经历了自我超越的善才是真

善ꎮ 这点不同于俄罗斯历史叙事的善恶针锋

相对ꎬ而与中国叙事传统的“善恶和解”相一

致ꎬ具有敦厚的美学特征ꎮ 这种和谐之美让

«守夜人»系列不同于其他的奇幻小说ꎬ而具

有一种中国式“以和为贵”大悲悯的美学特

征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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